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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穆辛指挥法”在中国民族
管弦乐队指挥中的运用

刘　沙

有句话说，无法乃大法。指挥法的理论诞生也就几十年时间。

在一个世纪中，世界上出现了无数的指挥大师，他们都通过各自的

指挥法来诠释作品。随着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致，专业指挥教学在

音乐学院中出现，具体在指挥法这一门具有表演性的实际操作学科

中，世界各地尽显各种学派和风格。

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专业指挥的介入也就是近三十年的时间，其

实在具体的手上操作也是同西方交响乐指挥法基本一致的。如果说

真的有一些不同，也就是中国音乐中更多加入了横线条的音乐元素；

其次是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声部构成中要比西方交响乐队多出了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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拨乐和更多的打击乐器，这使得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指挥在具体实践

运用中对手上点的要求更加严谨、讲究。总体来说，对于指挥手中

最重要的点、线要求会更加明确。

我有幸在工作十年后，又到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系统

学习了歌剧、交响乐指挥，对于指挥法的又一次学习有了更深一步

的认识，特别是结合到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中，思考过很多技术问题。

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地了解笔者的意图，首先简要地从两个方

面来介绍一下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歌剧·交响乐指挥教研室。它

隶属于作曲指挥学科，大家都说作曲指挥不分家，基础学科都在一

起学习。确实，笔者在具体的作曲技术基本理论学习中，所有教授

都会围绕着指挥这个专业进行相关授课，从谱例到作业都会大量引

用歌剧、交响乐片段或是俄罗斯民族音乐的特殊片段，这使得学生

在具体学习中对很多作品就有了更加实际和具体的认识。这个指挥

教研室以雄厚的理论功底为基础，为年轻指挥的学习踏平了前进的

道路，近百年间涌现出无数世界级指挥大师，而当今世界上顶级大

师中近三分之一也出自这里。从大一到研究生的学习中，每位学生

每个星期除了在教室里有两架钢琴的两节指挥课外，还可以接触到

专门为指挥教研室成立的半职业的交响乐团（他们中没有音乐学院

的学生，并不是所谓的青年交响乐团）。学院还有一个专业的庞大

的歌剧院，学生每学年排练、演出一部完整的歌剧，给年轻的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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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供了最好的实践学习机会。由此笔者曾经引发出思考 ：中国的民

族管弦乐指挥的专业学习，也仅限在少数几所音乐学院中，给学生

创造指挥民族管弦乐队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。而在社会上，据了解，

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曾在十几年前举办过一次相当有意义的指挥专

家培训班，邀请过很多指挥家来授课以及中国歌剧舞剧院的民族乐

团加盟。阎惠昌、叶聪也都曾在自己的乐团中举办过带有乐队的大

师班 ；中央民族乐团 2017 年也将会举办民乐指挥培训班。较之于

交响乐指挥的学习，民族管弦乐指挥的学习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要在

乐队中实践，无论是指挥法的操作，还是具体排练的要求及问题。

这是我们当今应该考虑和拿出具体办法解决的，也是专业民族乐队

指挥“难产”的原因之一。

在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指挥学科中，最令人骄傲的就是其强

大的指挥教授群体。他们从沙俄时期到苏联时期一直到当今的俄罗

斯，可以说囊括了该国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实力的指挥家和教授，伊

利亚·穆辛（1904~1999）便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位。他一生中教学

的跨度就有六十多年，百余名学生从他的班上毕业，常年的演出和

指挥教学以及丰富的经验使穆辛教授整理出一套完整的、系统的指

挥教学体系和指挥法，被称为一代宗师。我的指挥法老师，亚历山

大·波利舒克教授就是穆辛的关门弟子，笔者跟随其认真、系统地

学习了这套体系。其讲授的生动、简洁、朴实的指挥语言，在指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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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队中确实相当适用。由于笔者长年在民族乐团中工作，在俄罗斯

学习期间就对如何把所学的指挥法运用到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，进

行过长期深入的思考和比对，现在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、讨论。

穆辛教授曾经讲过，指挥的手势就是“语言”，就是跟乐队讲话，

不是画图示、打拍子，他说那不是指挥干的事情，要通过指挥家的

双手来“告诉”面前的乐团，如何演奏出作曲家内心的音乐，以至

于感动在场的听众。从这里入手指挥法，真正能在手上体现出来语

言，对于笔者来说，其实就是手上“声音”的体现和对乐队声音的

控制。这里要特别提出，能从这个角度思考穆辛指挥法，还是得益

于我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大学副修民乐指挥时的老师王甫建教授。是

他早在近二十年前就不断提醒我说 ：指挥不是打拍子的，要在乐队

发音前，通过双手提前预示出声音，让乐队感受到，乐队才会演奏

出有生命的“声音”，尤其是在民族管弦乐队中，这一点尤为重要。

穆辛教授特别强调两手的分工，尤其是不要双手一致地去打拍

子。这一点在世界上俄罗斯指挥学派确实是特别明显的特征。在基

本要求上大致如下 ：右手（拿指挥棒的这只手），由于其指挥棒的

优势，更多强调的是清晰的图示和拍点，尤其是行进过程中的律动。

在中国民族管弦乐队里，这样的操作尤其重要。因为我们的民族乐

队里弹拨乐是一个相当数量的声部，还有庞大的打击乐器种类，他

们的发音都是点状的，所以拍点必须要十分的清楚。而这里讲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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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只是整齐的问题，那只是最最基础的操作，更重要的是通过右手

指挥棒尖的拍点，能否带出更好的长线条而又拍点明确的声音。

在这里，穆辛教授强调了右手手腕的运用对乐队声音的控制。

如果说乐曲是声部单一的或是快速的，或是短促的跳音型的音乐，

右手在手腕的带动下，直上直下地带动指挥棒尖打出拍点，并且在

拍点后有适当的弹回动作，这可以使乐队非常简单清晰地明白指挥

所要求的音乐，也便于指挥更好地控制乐队的声音，这是在指挥法

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击拍方式。另一种击拍方式就是非常特别的，也

是穆辛指挥法的精髓所在，同样要想掌握好它需要一段长期和严谨

的训练。这种指挥方式，更多地适用于以下的音乐类型—有节奏

性织体的、有律动性声部的、有三拍子元素的、有重要的特殊声部

需要右手预示的、慢速的。这里要求指挥下拍，拍点击完后，需要

手腕控制着其打出的声音按律动把指挥棒抬起并用圆弧状的图示带

到其下一拍。这个动作需要幅度适中、偏小且有相当的连贯性，无

论以何种速度进行，除击拍点处，其余不可以有任何的棱角和停顿。

这就保证了乐曲进行中，有明确的拍点、节奏清晰，同时又有非常

好的连贯性。在乐队中，伴奏声部包括律动性的声部，甚至是多连

音的演奏，无论节奏和声音都会被很好地控制。单纯讲究这一种击

拍技术，就可以使乐队“各部门”最基础地运作起来，这是一种最

常规、最基础的操作方式。很多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民族乐队指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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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想把大线条旋律性的音乐指挥好，只去“忘我”地指挥旋律，

而忽略了更重要的织体声部，失去了对织体声部的控制，致使乐队

根本无法配合去演奏。

左手对于音乐线条和乐句走向的引领应起到更重要的作用。其

实在具体操作中给声部提示，根据作品和当时乐曲配器的方式左手

和右手都可以。在基本的常规的指挥法教学中，如果说右手控制整

体的速度和力度，左手就应该有更多的“表现”，首先能给出重要

的声部的提示，还有表情和声音的提示。穆辛教授反复强调 ：左手

不要跟右手一样只会打拍子。应当结合右手的操作，通过不同的手

势给出音乐声音的强弱、深浅、连断、性格甚至是色彩感。这些手

势要有预示性，要在进行中控制着音乐，这从外观上和真正的操作

中使指挥的“语言”更加丰富。左手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，就是对

于音乐线条和乐句走向的引领，尤其是在中国的民族音乐中，音乐

线条、走向是中国音乐的重要元素。外国人在描绘或是哼唱中国音

乐时会把线条这个元素作为最重要的标志，可见作为中国民族管弦

乐队的指挥，指挥好线条、旋律线走向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笔者认

为在控制乐队声音时民族乐队指挥和交响乐队指挥最大的区别所

在。这时候，左手就需要强大的表现力，除了对声音的手势造型以

外，要通过线条把乐句的走向表现出来，在具体操作中如果不跟着

右手打拍子，我们的左手首先得到了无限度的解放，而如何引领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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句，要根据乐曲的需要，首先要制订出合理的分句，左手应当根据

管乐的呼吸或是弦乐的弓法，整体乐句的连断，在右手操作律动的

同时，把乐句（包括呼吸的点）都要刻画出来。特别是在一些轻重

缓急、有韵律甚至是比较自由的地方，左手横向的运动或是总线条

的抬升会大大地影响乐队声音的统一性。因为民族音乐对于每一个

中国人都有自己认为合理的解释，包括句法的划分和句子的走向，

指挥是无法在有限的时间里通过语言来细致地告诉乐队每一处的处

理，这就需要更多左手的“语言”来统一好乐队，更加有效地演奏

出音乐和指挥具体要求的声音。

关于从指挥棒到肩膀对于乐队声音的控制。穆辛教授曾经讲过，

从指挥棒到手腕，到前臂到肘部，再到大臂最后到肩部，有很多关

节可以活动。为了有效地控制好乐队的声音，各关节应当自然地运

动，肘部关节尽可能少动，这样胳膊就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。腕关

节的活动尤其重要，其实只用腕关节控制指挥棒的动作幅度已经是

相当的大范围了，而且手腕的灵活性和联动性已经基本可以控制好

乐队。根据作品情绪的需要，尤其是配器的需要，在特别厚重的音

乐或是很慢的低音进行时，有时辅助性地加入大臂（也就是说肩部

的运动）会使乐队的声音变得更加丰满厚重，在民族乐队中尤其明

显，会使我们的乐队声音听起来更加的丰润。

我们再结合图示的操作就会看出，如果是四拍子的快速音乐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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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，每一拍都打的话，看起来会很忙乱，乐队也会不知所措。如果

我们更多地强调第一拍和第三拍（也就是常规的强拍和次强拍），

在具体操作中，右手手腕带动的指挥棒每一拍都打下明显的拍点，

而大臂只在第一拍和第三拍介入，就会使乐队看得更加清楚，指挥

也会在动作上相对从容。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很多指挥第三拍不能打

出去，看起来都像是第一拍，使得乐队（尤其是指挥两边的乐师）

无法判断哪一拍是第一拍而无法配合指挥有序的演奏。同样三拍子

的音乐也是一样，指挥需要在第一拍时有肩部运动的介入，剩下的

第二拍还是需要手腕来操作指挥棒，这就使每一节都会很清楚，同

时第二拍和第三拍也会很清楚，指挥动作也不会忙乱。

外行看热闹，内行看门道。穆辛教授在传授他的指挥法时，首

先强调的是，动作越大就会越忙乱，拍点间的误差也会越来越大，

特别在快速段落的音乐就会使乐队越来越慢，甚至是各声部间的混

乱。我们很多年轻指挥为了“吸引眼球”或是表现更加激动的音乐

旋律，经常追求大幅度的音乐动态，采用了过大的动作，有些甚至

动作僵硬，下拍太狠，再加上我们民族乐队的特殊乐器构成，直接

致使我们的民族乐队发出尖、扁、干的声音，这是极其不可取的。

应当在指挥中追求更加内在的音乐逻辑和质朴的表现方式，在保持

基本的双手独立性和功能性的同时，努力追求双手的相互结合和互

相补偿，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作品的原貌是我们应当提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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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在很多重要的段落，指挥需要通过手势的造型和肢体的

状态甚至是面部表情、眼神来提示给乐队应有的音乐性格，同样对

于观众也是一种展示。在当今世界指挥大师中，俄罗斯指挥家不拿

指挥棒的占相当的数量，穆辛教授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论述过徒手指

挥。笔者曾经观察、思考了很久这个现象，结合自身的工作，有时

发现在很多时候民族音乐需要更加细腻传神的表达，特别是对于一

些作品需要营造意境。有时候放掉指挥棒，凭着双手会更加自然地

表达。因为右手拿上指挥棒，其手势就只能是一种，而放掉指挥棒，

就会像合唱指挥一样，不但能更好地“抓”住声音，而且还可以通

过双手的手势来给乐队传达更多的信息。需要注意的是在快速段落

或是点状声音的出现时，在没有指挥棒时要注意拍点的清晰度。

如果说指挥专业通过看书就能学会，那么世界上就会多出成倍

的指挥。同样，在音乐学院里的专业指挥学习过程中，教授也只是

讲授一些基本的原则，或是告诉学生自己是怎么指挥、前人是怎么

指挥的。这个技术需要年轻指挥随着工作经验和年龄阅历的深入后

一点点完善起来。穆辛指挥学派只是其中的一种，也不是万能的。

笔者也从不崇洋媚外，其实在哪里学习、学习哪一种指挥法都是可

以的，都能正常自如地控制好乐队。笔者只是在留学期间，发现所

学之中有很多很适合民族音乐指挥的技术问题。由于笔者的文学水

平有限，再加之工作经验有限，对指挥法的体会比较浅薄，只是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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借着所学，结合着自己的工作谈出了以上体会，而且很多具体的问

题很难用文字来表达清楚。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

观点。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民族管弦乐指挥事业还处于初级阶

段，相信会有更多的有志青年加入进来。期待我们的民族音乐事业

尽快进入蒸蒸日上的辉煌时期。


